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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杨仕鸣（辛巳）

差人来，知令兄已于去冬安厝，墓有宿草矣；无由一

哭，伤哉！所委志铭，既病且冗，须朋友中相知深者一为

之，始能有发耳。

喻及日用讲求功夫，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，自去其

障，扩充以尽其本体；不可迁就气习，以趋时好，幸甚幸

甚！果如是，方是致知格物，方是明善诚身；果如是，德安

得而不日新；业安得而不富有？谓：“每日自检，未有终日

浑成片段者，亦只是致知工夫间断。”夫仁，亦在乎熟之而

已。又云：“以此磨勘先辈文字同异，工夫不合，常生疑

虑。”又何为其然哉？

区区所论致知二字，乃是孔门正法眼藏，于此见得真

的，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考诸三王而不

谬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知此者，方谓之知道；得此者，

方谓之有德。异此而学，即谓之异端；离此而说，即谓之邪

说；迷此而行，即谓之冥行。虽千魔万怪，眩瞀变幻于前，

自当触之而碎，迎之而解，如太阳一出，而鬼魅魍魉，自无

所逃其形矣。尚何疑虑之有，而何异同之足惑乎？

所谓此学如立在空中，四面皆无倚靠，万事不容染着，

色色信他本来，不容一毫增减，若涉些安排，着些意思，便

不是合一功夫；虽言句时有未莹，亦是仕鸣见得处，足可喜

矣。但须切实用力，始不落空；若只如此说，未免亦是议拟

仿象，已后只做得一个弄精魄的汉，虽与近世格物者症候稍

有不同，其为病痛一而已矣

诗文之习，儒者虽亦不废，孔子所谓“有德者，必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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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”也。若着意安排组织，未有不起于胜心者，先辈号为

有志斯道，而亦复如是，亦只是习心未除耳。仕鸣既知致知

之说，此等处自当一勘而破，瞒他些子不得也。

【译文】

差人前来，知道贵兄长已经在去年冬天安葬，墓上已经

有经年之草了，没有机会前去哭拜，甚感悲伤！您所委托的

墓志铭，因为我又生病，又繁忙，所以应该让朋友中深知贵

兄长的人来作，这样才能说出些东西来。

说到“日用讲求功夫，只是各自依造自身良知的情况，

自己除去障碍，将良知扩充以彻底发挥本体，不能迁就于习

气以迎合时下的好恶。”这真是莫大的幸事啊！如果真是这

样，才是“致知格物”，才是“明善诚身”。果真如此，德

操怎能不日日进步！事业怎能不更加富有！说到“每天都

在自我检视，也没有整日浑然成为一体的感觉”，之所以成

为各个片断，也只是致知工夫间断造成的。仁，也在于对之

十分熟稔。又说：“以这种观点来检视前辈文字的异同，工

夫每有不合，常常产生疑虑。”这又何苦呢？

区区我所讨论的“致知”二字，是孔门的正法眼藏，

在这个地方有深入的认识，真是与天地规律不相悖，询问于

鬼神它也没有疑问，考之于三王也不会有错，等百世之后的

圣人出来也没有疑惑！知此，才是知道；得此，才是有德。

不同于这样的学问就是异端，离开这样的学说就是邪说，不

觉悟于此而行事就是冥行。既使有千魔万怪，使人的眼神头

脑不清，在前面扰乱，也会触此而碎，迎此而解体；犹如太

阳一出，鬼魅魍魉无所逃其形迹。还有什么疑虑，还有什么

异同能够蛊惑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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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说的“此学犹如立在空中，四面都没有依靠，任何

事都不能污染，样样依他本来面貌，不容一毫增减。只要涉

及到一点有意的安排，有些主观意思，就不是合一的功

夫。”虽然话语仍有不圆融之处，却也表现了仕鸣的实在体

会，足可能让人欣喜。但须要切实用力，才不致落空。如果

只是这样说说，也不过是比拟模仿，只成为一个空自玩弄精

魂的人，虽然与近世关于“格物”的诸种症候稍有不同，

但作为病痛则是一样的。

讲习时文，儒者虽然并不否定，孔子也说“有德的人

必会有所言”。如果太过着意于篇章的安排组织，就不会不

起争胜之心，先辈号称有志于大道，结果竟也如此，只是因

为世俗的积习没有除掉的缘故罢了。仕鸣既然知道致知之

说，这些地方定会一下子看破，一点也瞒哄不过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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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（癸未）

别后极想念，向得尚谦书，知仕鸣功夫日有所进，殊慰

所期！大抵吾党既知学问头脑，已不虑无下手处；只恐客气

为患，不肯实致其良知耳。

后进中，如柯生辈，亦颇有力量可进，只是客气为害亦

不小；行时尝与痛说一番，不知近来果能克去否？书至，来

相见，出此共勉之！

前辈之于后进，无不欲其入于善，则其规切砥砺之间，

亦容有直情过当者，却恐后学未易承当得起。既不我德，反

以我为仇者有矣，往往无益而有损；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

可及者，诱掖奖劝之。往时亦尝与仕鸣论及此，想能不

忘也。

【译文】

分别之后十分想念，以前收到尚谦的来信，得知仕鸣的

功夫每天都在进步，这是对我的望期的最好安慰。一般像我

们这样的人既然知道学问的主脑，已不能无下手处，只怕被

外来之气干扰，不能确实致其良知。

后进之中像柯生那样的人，也颇有前进的力量，只是外

在之气的危害也不小。前些时我就此对他痛说一番，不知近

来是不是真的克制掉了外来之气？收到此信后，如果他来与

你相见，拿出此信与他共勉。

前辈对于后进，没有不希望他进入善地，但在规劝砥励

的时候，也会有语言、情绪太直过当之处，后辈新近之人恐

怕难以承受。不仅不感激我们，反而当作仇敌，这样的事是

有的，结果反而无益有害。所以不如就其力量所能达到的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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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，加以鼓励引导。以前也曾与仕鸣说过这些，估计不会忘

记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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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（癸未）

前者是备录区区之语，或未尽区区之心；此册乃直述仕

鸣所得，反不失区区之见，可见学贵乎自得也。古人谓

“得意忘言”。学苟自得，何以言为乎？若欲有所记札，以

为日后印证之资，则直以己意之所得者书之而己；不必一一

拘其言辞，反有所不达也。中间词语时有未莹，病中不暇细

为点检。

【译文】

以前是详细引录区区我的语言，但并没有尽合我的心

意。这一册直述仕鸣的收获，反而符合我的见解，可见学贵

自得。古人说“得意忘言”，学习如果真自有心得，还用得

上什么语言呢？如果要作些札记以便于与后来相印证，就直

接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所得，不必都要泥于言辞，这样反而

不能达意。其中的词语，还有不圆融的地方，病中无暇细加

检视、点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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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陆元静（辛巳）

赍奏人回，得佳稿及手札，殊慰！闻以多病之故，将从

事于养生。区区往年，盖尝弊力于此矣；后乃知其不必如

是，始复一意于圣贤之学。大抵养德养身，只是一事。元静

所云真我者，果能戒谨不睹，恐惧不闻，而专志于是，则神

住气住精住，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，亦在其中矣。神仙

之学，与圣人异，然其造端托始，亦惟欲引人于道。《悟真

篇》后序中所谓：“黄老悲其贪着，乃以神仙之术，渐次导

之者。”元静试取而观之，其微旨亦自可识。

自尧舜禹汤文武至于周公孔子，其仁民爱物之心，盖无

所不至；苟有可以长生不死者，亦何惜以示人。如老子彭籛

之徒，乃其禀赋有若此者，非可以学而至。后世如白玉蟾、

丘长春之属，皆是彼学中所称述以为祖师者，其得寿皆不过

五六十；则所谓长生之说，当必有所指矣。

元静气弱多病，但遗弃声名，清心寡欲，一意圣贤，如

前所谓真我之说；不宜轻信异道，徒自惑乱聪明，弊精劳

神，废靡岁月，久而不返，将遂为病狂丧心之人不难矣。昔

人谓三折肱为良医，区区非良医，盖尝三折肱者。

元静其慎听毋忽！区区省亲本，闻部中已准覆，但得旨

即当长遁山泽。不久朝廷且大贝来，则元静推封亦有日；果能

访我于阳明之麓，当能为元静决此大疑也。

【译文】

靠送奏章的人回来，收到佳稿及手写书札，甚慰我心！

听说因为多病，将进行养生。鄙人我往年也曾在这方面空耗

精力，后来才知道事实并不是像所说的那样，才又一心一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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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研究圣贤学问。养生修德大致只是一件事。就象元静所说

的“真我”那样，如果真能够在别人看不见、听不到的地

方慬慎修持，专心致志于此，这样精、气、神就会专注静

定，神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也包含在这样的实践中了。神

仙之学与圣人之学不同，但他们开端及原始追求也在于引导

人至于道。《悟真篇》《后序》中所说的“黄老悲叹人们的

贪心，所以用神仙之术渐次加以引导，”也是这个道理。元

静不妨拿来看看，其中微妙的思想也可以领悟。

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到周公、孔子，他们爱

人爱物之心无所不至，如果确有长生不死的办法，他们怎么

会吝惜而不告人呢？像老子、彭籛这样的人，是他们天生禀

赋如此，并不是能够学到那种境界的。后世如白玉蟾、丘长

春等人，都是他们学说中称为祖师的，其寿命也不过五六十

岁，这样所谓长生之说则应该另有所指。

元静体质弱、疾病多，只要抛弃对于名利的追求，清心

寡欲，一心一意于圣贤之学，就像以前所说的“真我”那

样做。不应该轻信异道，白白惑乱聪明的头脑，疲惫精神，

浪费消磨岁月，时间长了而不知反悔，将会成为丧心病狂之

人啊。前人说多次折断胳膊也可成为良医，区区之我不是什

么良医，也算得上个多次折臂的人吧。

元静要认真听取，轻忽不得。鄙人省亲的奏本听说部中

已经批准，只要得到圣旨就能长期隐遁于山泽之中。朝廷不

久就要大举选官，元静辞官也会指日可待。如果真的能来阳

明山探访我，我将会为你解决这一大疑难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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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（壬午）

某不孝不忠，延祸先人，酷罚未敷，致兹多口，亦其宜

然。及劳贤者触冒忌讳，为之辩雪，雅承道谊之爱，深切恳

至，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。“无辩止谤，”尝闻昔人之教

矣；况今何止于是？四方英杰，以讲学异同之故，议论方

兴，吾侪可胜辩乎？惟当反求诸己，苟其言而是欤，吾斯尚

有所未信欤，则当务求其是，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。使其言

而非欤，吾斯己自信欤，则当益致其践履之实，以务求于自

谦，所谓“默而成之”，“不言而信”者也。然则今日之多

口，孰非吾侪动心忍性，砥砺切磋之地乎？且彼议论之兴，

非必有所私怨于我，彼其为说，亦将自以为卫夫道也。况其

说本自出于先儒之绪论，固各有所凭据，而吾侪之言骤异于

昔，反若凿空杜撰者。乃不知圣人之学本来如是，而流传失

真；先儒之论，所以日益支离，则亦由后学沿习乖谬，积渐

所致。彼既先横不信之念，莫肯虚心讲究，加以吾侪议论之

间，或为胜心浮气所乘，未免过为矫激，则固宜其非笑而骇

惑矣。此吾侪之责，未可专以罪彼为也。

嗟乎！吾侪今日之讲学，将求异其说于人邪？亦求同其

学于人邪？将求以善而胜人邪？亦求以善而养人邪？知行合

一之学，吾侪但口说耳；何尝知行合一邪？推寻所自，则如

不肖者，为罪尤重。盖在平时，徒以口舌讲解，而未尝体诸

其身，名浮于实，行不掩言。己未尝实致其知，而谓昔人致

知之说未有尽。如贫子之说金，乃未免从人乞食。诸君病于

相信相爱之过，好而不知其恶，遂乃共成今日纷纷之议，皆

不肖之罪也。虽然，昔之君子，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，千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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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非之而不顾者，亦求其是而巳矣；岂以一时毁誉，而动其

心邪？惟其在我者，有未尽，则亦安可遂以人言为尽非？伊

川晦庵之在当时，尚不免于诋毁斥逐，况在吾辈，行有所未

至；则夫人之诋毁斥逐，正其宜耳。

凡今争辩学术之士，亦必有志于学者也；未可以其异己

而遂有所疏外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彼其但蔽于积习，故

于吾说卒未易解，就如诸君初闻鄙说时，其间宁无非笑诋毁

之者？久而释然以悟，甚至反有激为过当之论者矣。又安知

今日相诋之力，不为异时相信之深者乎？

衰絰哀苦中，非论学时，而道之兴废，乃有不容于泯默

者，不觉叨叨到此，言无伦次，幸亮其心也。

致知之说，向与惟濬及崇一诸友极论于江西；近日杨仕

鸣来过，亦尝一及，颇为详悉；今原忠、宗贤二君复往，诸

君更相与细心体究一番，当无余蕴矣。孟子云：“是非之

心，知也”，“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即所谓良知也。孰无

是良知乎？但不能致之耳。《易》谓“知至，至之”。知至

者，知也；至之者，致知也。此知行之所以一也。近世格物

致知之说，只一知字，尚未有下落；若致字工夫，全不曾道

著矣；此知行之所以二也。

【译文】

我不孝不忠，将祸患延及先人，虽未遭酷罚，众口谤

毁，也是罪有应得。烦劳诸位冒犯忌讳，为我辩解雪冤，承

蒙您的道义之爱，深切诚恳，这实在是我这样不肖孤寡之人

所敢奢望的。“不加辩解而平息谤毁”，曾听说古人有过这

样的教诲，何况今天不止于此呢？四方英杰因为讲学上的不

同，正在大兴议论，我们能辩得过来吗？只有返回来作自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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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持，如果别人说的对，我们还没有相信，就应该务必吸收

其长处，不能一味肯定自己而非毁别人。如果别人说得不

对，我们又坚信自己的观点，就应该加强实践的功夫，务以

自谦来要求自己，这就是“默然成就”，“不言而令人信

服”。但是今天众口议论的处境，难道不正是我们砥砺磨

炼，震动心灵坚韧性格的时候吗？而且那些议论的兴起也并

非一定就是对我有什么私怨，他们立论也正以为自己在卫

道。况且他们的说法本来就出自先儒的宏论，都深有各的依

据，而我们的观点骤然与以前不同，反而有如凿空杜撰。他

们不知道圣人之学本来如此，只是在流传过程中失其本真，

先儒之学之所以日益支离，也是由于后学沿袭着错误的说法

日渐累积而造成的。他们事先存有不相信的先入之见，不能

虚心研究，加上我们的议论过程中也有浮躁争胜之杂念，未

免过分激越，这也使他们惊骇、疑惑、嘲笑。这是我们的责

任，不能光归罪于他人。

唉！我们今日讲学，是追求与别人不同呢，还是希望我

们的学说与他人一样呢？是追求以自己的长处胜过别人呢，

还是以自己的长处为他人服务？“知行合一”之学，我们只

是口头论说，何曾作到知行合一？推求其本原，象我这样的

不肖之人罪责更大。平时只以口舌讲解，并未确实体验于身

心，名过于实，行动不能盖过言辞，已经没能作到确实致

知，却要说别人致知之说没有讲透。就好象穷人谈论金子，

自己仍免不了向别人要饭。诸位君子错在太过爱戴、信任

我，好而不知其恶，于是造成今天议论纷纭的局面，都是不

肖我的罪过。

虽然如此，但古代的君子有全世界都在非议他而不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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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更有千百世非议而不顾的，也只是出于求真而已。岂能

以一时的毁誉动摇他们的心志呢？我们自己并不是做得尽善

尽美，又怎么就以为别人说的都不对呢？伊川、晦庵在当时

尚且免不了被诋毁、排斥，况且我们这些人行动上还有需要

完善的地方，别人的诋毁、排斥也正是应该的。

大凡现在争论辩学的人，也必定是有志于学问的，不能

因为他们与自己的观点不同而有所疏远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

之，他们只是一时被积习所蒙蔽，所以对我们的学说不容易

马上了解，就好象诸位君子一开始听到我的学说时一样，你

们中间难道没有嘲笑诋毁的？时间长了就豁然觉悟，甚至反

有过激过当的言论。我们现在又怎么能够断定今天诋毁的力

量将来不会促使人们更深地相信我们的学说呢？

衰絰之丧的悲苦之中，不是论学的时候，但事关大道的

兴废，容不得沉默无言，不觉这样叨唠。语无伦次，但愿能

够表白心意。

关于至知的问题，曾经与惟濬、崇一诸位学友在江西作

过深广的讨论，近日杨仕鸣过访，也曾涉及，比较详细完

备。现在原忠，宗贤二君再次前往，诸位相互细心讨论体证

一番，就会穷尽其中的意蕴。孟子说：“是非之心，是智

慧”，“是非之心，人人都有”，这就是所谓“良知”。谁没

有这样的良知呢？只是不能推广开来而已。《周易》说：

“知至，至之”，“知至”就是知，“至之”就是推广扩充良

知。这就是知与行之所以合一的道理。近世所谓“格物致

知”之说，连一个知字还没有下落，至于“致”字的功夫，

则完全没有说到。这就是“知”与“行”为什么分为二物

的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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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舒国用（癸未）

来书足见为学笃切之志。学患不知要；知要矣，患无笃

切之志。国用既知其要，又能立志笃切如此，其进也孰御？

中间所疑一二节，皆工夫未熟，而欲速助长之为病耳。以国

用之所志向，而去其欲速助长之心，循循日进，自当有至；

前所疑一二节，自将涣然冰释矣，何俟于予言？譬之饮食，

其味之美恶，食者当自知之，非人之能以其美恶告之也。虽

然，国用所疑一二节者，近时同志中，往往皆有之，然吾未

尝以告也；今且姑为国用一言之。

夫谓“敬畏之增，不能不为洒落之累。”又谓“敬畏为

有心，如何可以无心？而出于自然，不疑其所行。”凡此，

皆吾所谓欲速助长之为病也。

夫君子之谓敬畏者，非有所恐惧忧患之所谓也；乃戒慎

不睹，恐惧不闻之谓耳。君子之所谓洒落者，非旷荡放逸，

纵情肆意之谓也；乃其心体不累于欲，无入而不自得之谓

耳。夫心之本体，即天理也；天理之昭明灵觉，所谓良知

也。君子之戒慎恐惧，惟恐其昭明灵觉者，或有所昏昧放

逸，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。戒慎恐惧之功，无时

或间，则天理常存；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，无所亏蔽，无所

牵扰，无所恐惧忧患，无所好乐忿懥，无所意必固我，无所

歉馁愧作。和融莹彻，充塞流行，动容周旋而中礼，从心所

欲而不逾，斯乃所谓其洒落矣。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；天

理常存，生于戒慎恐怕之无间；孰谓“敬畏之增，乃反为

洒落之累”耶？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，敬畏为洒落之

功，岐为二物，而分用其心，是以互相牴牾，动多拂戾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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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于欲速助长。是国用之所谓敬畏者，乃《大学》之恐惧

忧患，非《中庸》戒慎恐惧之谓矣。程子常言：“人言无

心，只可言其无私心，不可言无心。”戒慎不睹，恐惧不

闻，是心不可无也。有所恐惧，有所忧患，是私心，不可有

也。尧舜之兢兢业业，文王之小心翼翼，皆敬畏之谓也，皆

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。出乎心体，非有所为而为之者，自然

之谓也。敬畏之功无间于动静，是所谓“敬以直内，义以

方外”也；敬义立而天道达，则不疑其所行矣。

所寄《诈说》大意亦好，以此自励，可矣，不必以责

人也。君子不蕲人之信也，自信而已；不蕲人之知也，自知

而已。因先茔未毕功，人事纷沓，来使立候，冻笔潦草

无次。

【译文】

从来信中完全可以看出对于学问的虔诚追求。求学就怕

不知要点，知道了要点就怕没有笃实，真切的志向。国用既

知要点，又有如此笃实、诚挚的志向，前进的势头谁能扼制

得了呢？中间有一二处疑问，都是因为功夫未到，有欲速不

达，拔苗助长的毛病。以国用的志向再除去这些欲迅、助长

的毛病，循序渐进，自会达到目标。这样以前的一二节疑问

将自行涣然冰释，何须我再说什么呢？这就好象饮食一样，

味道的好坏只有吃的人自己知道，并不是别人能将好味坏味

告诉他的。虽然如此，国用有疑问的一二处，近时同志之中

往往都有此疑问，但是我还没有告诉他们什么，现在先为国

用说说吧。

说：“敬畏的增加，不能不成为洒落的累赘”，又说

“敬畏是有心，怎样可以无心？又怎能出于自然，对于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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